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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教育面向在博物館的角色日益重要，科技物件的典藏也逐漸被視為是博物館「服務大眾」的一種教育手段。

本研究將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活版印刷物件蒐藏為例，試圖探討的問題有：（一）從科技教育觀點來看，博物館應該收藏哪些科技文物?哪些值得收藏?（二）科技博物館能否從活化應用的教育面向建立其徵集架構，作為評估判斷的依據? 本研究進行的方法除了搜尋相關文獻的學理依據外，將依據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物件研究調查結果，擬訂活版印刷技術流程與關鍵物件對應表，再從館藏實例進行完整性檢視，最後從活化應用的教育面向提出評估與建議。本研究針對博物館科技物件徵集的教育面向進行探究，研究成果有助於印刷科技物件徵集架構建立之參考。
關鍵字:科技物件、活版印刷、蒐藏、物件徵集

ABSTRACT

With the purpose of public serving in museum become obvious day by day, its educational role in various aspects has also grown stronger. Collections of technology objects can be considered as some kind of educational tool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erving public especially in the technology museums.
By the case study of NSTM collections of typography artifacts, here are two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what kind of collections should the museum have? How to evaluate them? Second, does it works for the technology museum to make an education-oriented assessment basis for the object collect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urvey will be included in this article. In addition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searching, the result of case study will be helpful to develop the corresponding table of letterpress printing processes and key objects. Finally, the article will come up with the objects evalu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educational viewpoints. The expected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llections assessment basi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 the museum collection works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 Technology Artifacts、Typography、Collections、Object Collecting
前言
從歐洲16、17世紀以來，博物館一直是王室或貴族階級獨佔的珍寶收藏庫，到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逐漸轉變為象徵進步、關心市民的精神生活、保存過去的成就、並提供公眾美好事物的公共機構（Duncan, 1991）。從注重藏品之時代，演進到強調展示教育的時代，博物館的服務公眾的角色與日俱增，其作為社會教育機構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到了二十世紀末，社會政經情勢的變化，屢屢挑戰傳統博物館的宗旨與功能，影響所及，博物館的形式與內容也日益多元化。尤其科學類型博物館興起後，改變了傳統博物館的面貌，蒐藏的角色被教育用途的展品取代，因而物件降為一種次要支援性的角色（張譽騰，1987），科技物件的典藏逐漸被視為是達到博物館「服務大眾」目的的一種教育手段。如何在蒐藏與展示、教育功能中建立聯繫橋樑，讓蒐藏品從一開始被選擇就能考慮到教育應用的面向，將成為科學類博物館蒐藏政策的一個主要方向。

博物館工作的目的並不是蒐藏品本身，博物館的責任也不是一般的教育義務，而在於將這些蒐藏品作最好品質的呈現，喚起觀眾的感受力，引發創造性的心智活動，產生內在共鳴經驗(曾于珍等編譯，2005)。博物館提供的是能夠將蒐藏品特質與目標清楚呈現，讓觀眾可以與之直接溝通的學習機會，所以詮釋與解說才是博物館工作的目標。既然有清楚的工作目標，不禁要問是否所有的蒐藏品都有值得詮釋的特質? 這牽涉到博物館蒐藏政策與藏品內容。因為蒐藏是件所費不貲的工作，是博物館沉重的負擔，要讓博物館的工作發揮最大的教育意義，必須有所選擇。

如前所述，隨著博物館的服務公眾的目的逐漸明顯，其在教育的各個面向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尤其科技物件成為教育支援的角色，科技物件的典藏在博物館的地位逐漸從「目的」轉變為「手段」，從科技教育觀點來看，科技博物館應該收藏哪些科技物件?哪些值得收藏?才能達到博物館「服務大眾」目的?這是第一個要探究的問題。科技物件何其多，博物館面對蒐藏物件的抉擇時，雖說博物館有各種立場、專業素養、政策方向等依據，但一個物件是否入藏，如何去詮釋去下判斷，還是項很大的考驗。那麼科技博物館能否從活化應用的教育面向建立一套徵集架構，作為評估判斷的依據? 這則是第二個要探究的問題。本研究將選擇傳播科技之活版印刷產業，並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活版印刷物件蒐藏為例進行調查，從調查結果中分析歸納出一套可供科技物件徵集參考的架構，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文獻分析
博物館何以要蒐藏之目的，除了保存、維護、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是透過公開展示，讓社會大眾分享；透過教育，將具有歷史、藝術、文化及科學價值之物，作為教材（秦裕傑，1996）。就某種意義來說，博物館是最好的「歷史停駐所」，在這個場所，解釋了過去發生的事，幫助人們了解現在，及做好未來的選擇。即使是科技博物館的蒐藏，並不僅有技術，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不管是生產工具或生活器具，所有的科技物件都是社會發展的見證，具有社會教育的意涵。研究者也指出（王嵩山，1999）在社會文化脈絡之中的物質成品，可能在不同的制度中具備有日常的器用功能、社會的特定表徵、以及教育與傳遞經驗的角色。
科學與工藝類博物館興起於歐洲的啟蒙時代，文物發展自學會（societies）或私人蒐藏，基本關懷重點在於「科學觀念與科學儀器的發展和應用」。晚期的發展則捲入了科學運用的範疇，因此博物館開始保存工藝成就的物質證據，也試圖呈現種種科學發展的努力結果，甚至直接將關注的焦點放在科學演示的教育活動上(王嵩山，1999)。

從博物館的發展來看，文物的保存與展示，不外是延續過去人類努力的物質生命。歷史的傳承靠教育，科技文物的蒐藏亦靠展示、教育的功能才可彰顯，因而必須利用蒐藏促成博物館展示、教育、研究此三項功能的結合，才能發揮博物館蒐藏最大的功能（曾琪淑，1999）。陳誌偉（1997）也指出科技博物館的展示目標是全民教育，因此離不開民眾所處環境中文化因素的考量，博物館教育的功能，除了科技教育內涵的更新與概念的活化外，主要是提供科技與文化對話的機會。
Leinhardt和Crowley（2002）認為博物館之所以適合成為優良的教育環境，原因在於博物館內典藏的是具高度文化價值的物件與資訊，是經過精挑細選且反應時代意義的珍品，也可能代表科學重要發明、發現及研究的物件，可能是最古老的、最大的、最稀有的或是最複雜的。博物館將這些有價值的物件以更故事性、更具文化脈絡的方式展現，吸引觀眾的目光，驚嘆、認識及瞭解物件的由來，同時讓學生有機會對物件進行探索學習。美國探索館館長歐本海默也曾提到，博物館提供直覺及親身經驗的環境，可使觀眾將學習過的東西串聯整合在一起，促進觀眾的學習效能，並使進一步的學習變得更為輕鬆愉快 (蕭瑞棠，2004)。而博物館藉由展示呈現科學在人類社會與文化中的貢獻，可讓學習者了解科學在人類生活上的意義與地位，更是在在地強化學習者科學素養中的「科技發展」層面。 (蔡秉宸、靳知勤，2004)

現代科技博物館常常將科技藏品的展示脫離人類生活的情境，使觀眾對於一項技術成形的背後協商一無所知。陳國寧（1998）在談到如何以史學方法的角度呈現博物館的「真」「善」「面」時，指出博物館「應將活動的產品（亦即活動的過去相、活動的結果）以及活動的情態（亦即活動的現在相，結果之衍生因素）展現出來。將史蹟予以活化，使觀眾能由展出的主題內容明瞭歷史的結果而推演其情態，使過去時代之現在相再現於今日。」由此可見，博物館在選擇藏品時，應該一開始就加入教育的觀點，當可降低博物館在扮演其藏品歷史與現實溝通角色上的先天困難。因為從19世紀公眾博物館出現後，博物館就被賦予大眾教育機構的功能。博物館營運的基礎是觀眾的需要及互動的需要，就是所謂「以人為主」，將文化資產以最佳方式呈現出來的營運方式(張譽騰，2000)。當我們考慮一件收藏品的價值時，除了物件本體的科技性或歷史性，可能還會考慮如何將展示技術與蒐藏物件相結合，或是運用藏品來做教學之用等問題。因為蒐藏品的意義在於其涵帶的訊息與資料性，如何使其在運作時發揮有效之研究、教育功能才是首要，畢竟「大眾教育」才是博物館最終目的所在(許功明，1998)。也就是說，博物館必須以適當的活化應用的觀點來選擇入藏的物件，最重要的是讓觀眾有接近利用的機會，而不是當成珍奇異物儲存在博物館庫房。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活版印刷科技物件蒐藏調查之背景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的蒐藏重點一直以本土產業的代表文物為主，從而思考科技文物在其發展脈絡所呈現的地域性及社會性。因此一方面配合科技文物調查研究之成果，一方面結合政府相關部門及各界管道，逐步徵集，進行完整的文獻及文物保存及記錄，多年來又以印刷文物的蒐集成果最為豐碩。

這批蒐藏緣自於民國80年代，受到電腦科技與社會變遷的衝擊，活版印刷業不敵數位排印的市場需求，許多活版大廠紛紛吹起熄燈號，台灣印刷文物幾乎消失殆盡。科工館目睹此一產業面臨重大轉變，為具體呈現印刷科技在台灣的發展歷史，乃有印刷科技主題的蒐藏，並藉由調查個案搶救文物。民國88-90年間，陸續接受民間捐贈，甚至有整廠捐贈的案例，包括鑄字機、製版機、打樣機、鉛版紙型等文物，物件年代涵蓋光復後迄民國60年代。然而這批文物本館接受捐贈時，基於搶救文物之急迫性，乃以先收後審方式入館，後來限於研究人力亦未曾進一步經過審查討論，所以一直缺乏很清楚的蒐藏脈絡。

科工館開館至今，蒐藏制度逐一建立完備，典藏品日増，庫房空間也逐漸減少，以往以搶救文物的方式徵集入館的印刷藏品，由於待評估的數量不少，更顯出重新檢視並理清脈絡的必要性，於是擬定計畫，進行清查。先整理出活版印刷的歷史脈絡，從活版印刷文物的技術沿革來看，才可以清楚看出這批文物是否值得收藏，是否有太多重複品？是否仍有欠缺？透過調查將這些資訊加以清點列表，有助釐清現有活版印刷類藏品的館藏定位，建立起藏品完整性的徵集架構，以利後續徵集方向與決策參考。

這項調查計畫分別從兩個方向著手：一方面從台灣活版印刷發展的文獻中列出重要的技術發展代表性物件；另一方面從搶救文物時調查個案的訪查紀錄中，找出已入藏文物的重要性，以及有哪些具關聯性價值但尚未徵集的物件，持續追蹤蒐藏的可能性。最後針對調查結果提出館藏活版文物的評估與建議。研究目的有三：(一)整理台灣活版印刷技術發展脈絡與代表物件。(二)擬訂活版印刷技術流程與關聯物件對應表，並進行館藏活版印刷文物完整性檢視評估。(三)從科技物件的教育面向思考，建立一套活版印刷物件的徵集架構。
台灣活版印刷技術之發展脈絡
綜合文獻(陳政雄，1994；吳祖銘，1999)可了解，台灣印刷業雖在大陸邊陲之地，發韌很晚很慢，同時卻西化很早很快。西方印刷技術傳入台灣在1884年，1885年教會即出版第一份報紙。1895年日治台之後，只有原料、糧食及資源的括取，並未發展當地工商業；但日本印刷技術，卻隨著大量政府機構的需求，由民間、退職人員、報社或直接由日本印刷廠投資方式，大量進入台灣。
1930-1940年代中期，台灣印刷業幾乎在日本人控制下。何義麟(1997)研究指出：日治時期台灣出版相當發達，日人撤離及戰爭的破壞並未摧毀其基礎，因此戰後報刊雜誌才會大量出現。光復之後，全台印刷業只有兩百家，90%都是十人以下的小型廠商。此時台灣的印刷技術稍嫌落後，彩色印刷仍依賴國外進口，各機關的印刷設備簡陋，民間也以手工圓盤機為多，鑄造鉛字停滯於手搖鑄字機(陳懋功，1977)。吳祖銘（1999）的研究指出，1930年代印刷設備十分簡陋，當時人力資源遠比動力馬達充沛，有些大號字的鑄字機仍以人工手搖，小號字才有動力帶動方式的鑄字機進行鑄字生產。紙張多以手工拿刀在壓板邊採人力裁切，連一部手搖機械裁刀也不可得。澆鑄鉛版應屬1930年代印報的重要技術，製版工程離不開鑄字、檢排活字、壓紙型、澆鑄鉛版、印刷等流程。在印刷設備方面，以當時三大報為例，除有平壓機、橡皮機、落石機之外，是採輪轉機、圓壓機為主。活版印刷所用的印版，除文字部份都是由鉛字所排製外，如遇到名人題字或圖形時，是採用照相與腐蝕的製版技術製作鋅凸版或網點銅版，但是在照相製版不方便的時代，多採木刻印版方式併同鉛活字拼組印刷。1945年台灣光復後，活版盛行的時代裡，圖形採照相腐蝕的鋅凸版、銅凸版已非常普通 (吳祖銘，1999)。
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上海不少公私印刷廠遷移到台灣，帶來印刷設備及印刷作業模式，也帶來中國式上海字模，形成另一套運作模式及檢排體系，和台灣原有字模和生產方式雙軌並行很久（陳政雄，2011）。對台灣印刷投入一線生機及帶來技術發展的影響，例如台灣排版字架排列，分為上海式以及由日系衍生而來的日本式(即台灣式)。 
1950年代光復後，文教啟蒙，印務復甦，加以美援措施(1951-1965)，是活版印刷的黃金時期。然而活版技術與工作方式守舊，長期以來並無多大進步，最麻煩的在於解版還字的流程繁複，大量書版還必須打紙模保存，再版時澆鑄鉛版以印刷，部份印刷廠在活版業由盛而衰後，還靠打紙型外銷日本，維持近十年榮景。活版排版在1963-1971年間仍屬活躍時期，之後則漸式微。(吳祖銘，1999)。 

1980年代，彩色印刷時代，政治解嚴，服務業發展，彩色平版印刷已成台灣印刷主力。1986-1988年，台灣經濟成長趨緩，服務業發展，政治解嚴，凸版、凹版、網版已佔少數，近80%比例則是平版印刷的天下(陳政雄，1989)。1990年代，數位資訊的轉型發展，活版已為時代所淘汰。
活版印刷技術流程與蒐藏物件之關聯性分析

從上述歷史脈絡的整理中，可看出曾經是文化教育重要推手的這項科技物件，在台灣已完全走入歷史。但一項科技物件的生命並不會完全消失，只是被新的科技取代，若能將舊科技徹底分析了解，鑑往知來，方能凸顯教育的核心價值。

活版印刷技術的流程約可分為如下步驟：

鑄字(檢字/排版(打樣/製版(印刷(裝訂(
印刷的第一步就是製作銅模。接著將刻好的銅模置於鑄字機上，加熱溶鉛，製成鉛字。再依照印刷文字內容從鉛字架上挑選所需的鉛字，稱做檢字，於排版房裡進行排列固定，稱為組版。之後還要將排版好的鉛字版置於打樣機上，試印校正。打樣確認無誤後，即可製版進行印刷。最後將印刷成品進行修裁、訂裝成冊，即完成印刷工作。

根據科工館蒐藏品的調查整理結果，將館藏的活版印刷物件分類歸入相對應的流程，就完成一張技術物件拼圖，然而要將每一個物件予以定位評估，在物件與技術流程之間尚需要關聯性分析的切入點。一般而言，科技博物館的蒐藏，最終目的是文物的意義詮釋，所以從物件的材質、功能、構造、歷史等的探討分析都可成為物件研究的論點(Pierce,1993)。因而與該物件相關的人、事、地、物都會成為蒐藏標的，這就是科技類博物館最常採取的關聯性蒐藏(Nicks, 1991)。以下將從物件的角色功能面切入，將調查結果以活版印刷的流程結合物件的方式，加以分析說明。並給予評估與建議。

一、鑄字

表一 活版印刷鑄字流程之物件與功能之關聯性

	流程一
	核心物件
	角色功能與相關聯說明

	鑄字
	手繪字稿

鋅凹版、本頓式字母雕刻機、單字銅模、集體銅模、活動銅模、越南字銅模、銅模櫃

手搖鑄字機、電動鑄字機、鑄型、鉛字尾刨床、鉛字檢測儀、儲字盒
	印刷字體的設計繪製，關聯性蒐藏物件有：玻璃紙、方眼紙、圓規、墨條、鴨嘴筆。

銅模製作，關聯性物件有：鋅凹版曝光機、鋅版製版機、鋅凹版裁切機。

鉛字鑄造，關聯性蒐藏物件有：銅模磨邊機、打號機、手工鑄字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評估與建議

鑄字流程中的物件可分核心物件與關聯物件，其中館藏有核心物件共49件，尚未收藏者有1件（集體銅模），關聯物件有11件，如表一所示，應列為館藏缺口，持續追蹤蒐藏。已收藏的核心物件中，有6件鑄字機與1件鉛字尾刨床屬於複本，建議可列入教育展示或交換用。鑄字流程是活版印刷技術的關鍵，其中銅模又稱字母，是鑄造活字的工具。由印刷流程可看出，銅模可謂是活字印刷的基礎，藉此活版印刷得以後續運作，可見其重要性。科工館此批藏品中，就有一批珍貴的楷書體「風行銅模」，頗具加值應用的教育意義。
二、檢字組排

評估與建議

 檢排流程中的館藏核心物件有檢字6批，排版17件，詳如下表二。字架由於體積龐大，只留存有價值的全檜木台灣式字架，然而組版工作雖然單純、使用的排版材料却繁雜，擔任組版工作者，不但要能辨認各種空鉛材料與字粒大小的的配合，同時要有運用換算的能力，使版面整齊美觀，是活版印刷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館方將所有工具皆包含整合於排版房設備，列為一批單項藏品，雖可簡化管理，卻不利於研究應用。這些物件皆因整批蒐藏，保留複本不僅一件，可列為日後教育展示或淘汰交換用。整個檢排流程是活版印刷的核心工作，物件種類繁複，但是此批蒐藏齊全，可成為印刷科技教育難得的教材。
表二 活版印刷檢排流程之物件與功能之關聯性

	流程二
	核心物件
	角色功能與相關聯說明

	檢字

組版排版
	鉛字及字架組、上海式排版字架、台灣式排版字架

檢字手盤、檢字盒

排版材料、排版桌、凸版印刷機拼版台-拼版工具、排版盤/存版盤。

排版房設備：

鉛線盤、空鉛箱、鉛線切刀、行條切刀、罫切機、倍數尺、補字鈴…等
	字架作為儲放鉛字使用，檢字係依據原稿內容與印製規定，將所需要的活字從字架上撿取出來，排版前的重要工作。

要完成一個完整的版面需要利用各種功能的排版材料，因為種類繁多，用途也較繁雜。關聯性物件有：空鉛、行條、符號、格線、花邊或是輪廓線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打樣與製版

評估與建議

打樣流程中的物件可分核心物件與關聯物件，館藏核心物件有8件，關聯物件有39件，皆已徵集入藏，如下表三。其中較特殊的是漢和排版用的紙型，當年主要外銷日本，延續末期活版業的生機，可作為歷史見證。這一批紙型數量有35件，由於僅為樣本留存，並未進行細部分類研究，建議可將一部份複本予以應用列入教育展示，但不宜淘汰或交換。
表三 活版印刷打樣製版流程之物件與功能之關聯性
	流程三
	核心物件
	角色功能與相關聯說明

	打樣

製版


	打樣機、凸版打樣機、圓壓式打樣機

澆鑄鉛模機

壓紙型機

照相製版機
	打樣的功能在於校稿與確認編排，簡易的打樣機可以手工操作，用手扳壓印即成。關聯物件：墨滾、墨刀、油墨。

紙型是活字版複製技術的一種，將特製的紙型壓製後灌鉛，製成凸紋的鉛版即可進行印刷，重量輕且可彎曲，取代繁複的鉛字排版解版過程。關聯物件：紙型、敲紙型用毛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印刷
表四 活版印刷之印刷流程之物件與功能之關聯性

	流
程
四
	核心物件
	角色功能與相關聯說明

	印
刷
	手動圓盤機、電動圓盤機、平台印刷機、4開活版印刷機、5開活版印刷機、自動餵紙活版印刷機、菊半活版印刷機
手工印盒、名片機、燙金機
	正式印刷用印刷機，早期動力缺乏時有簡易的手動方式，電動機則大為改善印刷品質。光復後台灣也有不少自製的活版印刷機。關聯性物件：林大機、大安機、慶用機、金永發活版機。

特殊印刷用。關聯性物件：鋅版或樹脂版、燙壓金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評估與建議

印刷流程中的物件可分核心物件與關聯物件，其中館藏有核心物件共14件，尚未收藏的核心物件有1件（手動圓盤機），關聯物件有6件，其中尚未收藏的有特殊印刷物件2件，詳如表四，可列為日後優先徵集參考。印刷機結構較複雜，由於體積龐大，加上動力源的關係，並不容易加以活化展示，反而是簡易的手動機有利於展現教育效果，可列為日後徵集參考。
五、裝訂

評估與建議

裝訂流程中的物件可分核心物件與關聯物件，其中館藏有核心物件12件，關聯物件有2件，如表五所列。其中壓平機為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來的手工裝訂設備，極具傳統的教育意義。另外電動裁紙機雖是1950年代產品，較不具有獨特性，建議可將複本列入教育展示或交換。
表五 活版印刷裝訂流程之物件與功能之關聯性

	流程
五
	核心物件
	角色功能與相關聯說明

	裝訂


	平裝書上下夾板

騎馬釘書背壓平機

精裝書壓背脊機

電動打孔機、電動訂書機、手動/電動裁紙機
	在印刷業未被機械化取代前，利用壓榨形態以手工方式製作裝訂的工作。

壓榨式緊書機，木製、落地型。

木製結構，桌上型，配合手工敲打以形成背脊，以配合精裝需要。

關聯性物件：刀模、裁紙工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教育應用面建立科技物件徵集架構

科工館自1997年開始有計畫蒐集印刷科技產業文物，時逢活字印刷產業式微，許多印刷相關器械走入歷史。於是從銅模雕刻、手搖鑄字、打樣機、活版及圓盤印刷機到各式鉛字、字架及排版房陸續到位，至今約140餘件核心蒐藏，足以架構完整的印刷史故事。這些有歷史的科技物件不像一般材質脆弱的蒐藏品，必須放在環境控制的櫃內遠觀，反之經過修復後，在特定人員指導下，開放給學生及民眾動手操作，比定製型的教材教具更能傳達科技教育的意義。

印刷科技屬於生活科技範疇六大科技領域之傳播科技，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雖然使得平面印刷失去絕對優勢，但印刷技術改變了知識傳承的方式，複製的概念，加速圖文傳播的速度，大大降低一般人獲得知識的門檻。現代人日常閱讀書寫、溝通的各項產業技術，莫不源自印刷的概念，所以印刷科技的講授，與學生自身經驗相關。從教育應用的觀點來看，藉由實務操作，教導學生印刷科技領域之系統、程序及產品面；也可引導學生參與鑄字過程，從書寫、製版、雕刻銅模到灌鉛、鑄字、排架，整個流程做一遍，藉以了解國字；讓他們通盤了解切身科技的歷史，有助提升科技素養，非常適合作為科技入門教材。若能利用博物館的印刷藏品設計教學內容，不僅可深化科技史內涵，也可引導教學朝向活潑多元。

另一方面從博物館科技物件徵集典藏的觀點來看，科技物件為取用而收藏，不能活化應用以為公眾服務的物件將會大為減損其蒐藏價值。以活版印刷科技物件的蒐藏而言，鉛字活版印刷技術在台灣已使用近一世紀，在台灣的文化教育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由於電腦發明使得印刷科技進步，讓鉛字活版印刷技術失去競爭力而退出舞台，恰好是一段非常具有教育意義的科技發展史教材。科技物件與教育實則互為表裏，若能在面臨入藏與否的選擇時，就加入教育面向的考量，那每一個物件就會有其定位與價值，因活用而蒐藏。以科工館為例，其蒐藏宗旨即明訂：探討科技基本原理及發展沿革、紀錄科技發展重大影響及反省科技發展歷程，與科技素養教育的重點不謀而合。

從科工館的蒐藏政策來看，物件的入藏有可能源自歷史、社會、教育、考古、認同、文化遺產、交流等各種可能的考量與判準，但是這麼深廣的方向，雖說有範圍，如何去詮釋去下判斷，還是很大考驗。面對抉擇時，館員的自身立場、意識形態、專業素養、館藏方向將會影響一個物件入藏博物館或成為廢鐵拍賣的命運。綜合而言，我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評量標準，來選擇一件科技文物，進行科技物件徵集時，可以從下列幾個面向來考量：
一、物件的來源與環境作為人類遺跡研究的證據是否充份？ 

二、物件的形制是否反映當時的物質文化？ 

三、物件在當時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置於今日是否具有教育應用的意義?? 

四、物件意義是否透露出人類求生存而發明或改良的結果，且扮演某種關鍵角色？
五、是否代表某種技術風格，呈現人類社會的衝突點及解決方案？ 

六、物件功能是否具有後續展示的彈性與教育詮釋的空間？

一般而言，博物館進行科技物件徵集時，主要從材質、發明改良、形式風格等技術面向，作為評量的選擇標準。如前所述，若將教育面向納入徵集評量的標準，則在選擇藏品時，不僅可以衡量一件科技物件除了技術性之外，還可以衡量其社會功能的角色，衡量其後續應用的可能性。透過教育面向的衡量，再進入技術面向的篩選，無疑可以提高該物件後續展示活用的價值，發揮博物館藏品的教育意義。茲將此概念融合前述調查評估結果，歸納提出如下活版印刷物件徵集應有的評估架構，此架構不僅可用於活版印刷，同樣適用於其他科技物件的徵集。


                       否
                       否
             是                  是
圖1 科技物件徵集架構

結論
從教育應用面向來看，博物館豐富的蒐藏品，尤其具有特殊性的科技物件，恰好補足了科技教育教材的欠缺。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座大型科技史教室，有源源不絕的教材。博物館的觀眾很多元，運用博物館的目的不盡相同，所以博物館的學習是一種複雜的互動經驗。但是博物館中提供的教育學習面向可不同於制式教育環境，在於其獨具的典藏資源，將課程上的輔助教材轉化成具體的歷史物件，模型操作成為實物動手，透過具象的實物，內化學習成果，對科技史輔助教學將別具意義。透過本研究結果所建立的科技物件徵集架構，博物館典藏人員在面臨物件徵集評估的選擇時，同時納入教育面向的考量，從技術與應用面來定位一項物件，不僅有助於評估判斷的參考，入館後更能符合蒐藏品教育支援的角色，發揮博物館服務大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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